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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宇宙之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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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吾人——这一大化流行生命系列“中”最顶端、最复杂“物结构”的出现，意味着大化

流行开始有了“自我着自我”的心灵。依朱子“心是有计度、有造作”之论，则“天人合一”不

是“无计度、无造作”的合一，而是“有计度、有造作”的“合一”。若此“天人合一”因有“计

度、造作”就转换成“究天人之际”。“际”上为形上无言渊默神明之德，“际”下为“天垂象、

地成形”之“云龙风虎”“吉凶利咎”。《周易》之“六十四卦象”乃吾人世界的边界，即“天人

之际”的“际”。“六十四卦象”像宇宙的六十四个大音节，这六十四个大音节，像一根“宇宙音

弦”一样界定着吾人，同时又拓展吾人的世界。“六十四卦象”，既有语言，又有言不尽意的非

语词卦象，《周易》世界的边际是言不尽意的非语词“六十四卦象”，吾人观卦象，常会在沉

默中，被大化流行的神圣力量击中，突然爆发出新的“语词”。《周易》乃吾华夏族“道象性理

命”之“史诗”，是吾人的宇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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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之弦”也可称之为“天人之弦”，正

是有这根弦，宇宙才是会思想的宇宙，吾人才是

天地灵明。本文中的“宇宙”是陆九渊意义上的

宇宙。在写此文之前，笔者写过《“天人合一”与

“究天人之际”》一文[1](P24-48)，该文写完后，大

悟《周易》之“六十四卦象”乃吾人世界的边界。

“六十四卦象”像宇宙的六十四个大音节，这

六十四个大音节，像一根“宇宙音弦”一样界定

着吾人，同时又拓展吾人的世界。维特根斯坦曾

说：“我的语言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又曰：

“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

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2](P23)“六十四

卦象”，既有语言，又有言不尽意的非语词卦

象，《周易》世界的边际是言不尽意的非语词

“六十四卦象”，吾人观卦象，常会在沉默中，

被大化流行的神圣力量击中，突然爆发出新的

“语词”。这是《周易》“六十四卦象”的世界边

际，与维特根斯坦不同。或有难者曰：六十四卦

象也是符号语言，但“六十四卦象”及每一个具

体卦象后而都有一个吾人暂时不能用语言表述

清楚的时空世界，只有到了宇宙精微难察“大

几”透骨贯吾心时，吾人才会观卦象发出新的语

词，而这发新语词的力量一直存于“六十四卦

象”这个宇宙之弦中。

一、“究天人之际”与“宇宙之弦”

大化流行到了“人”——这个大化流行生命



深圳社会科学 2025年第8卷·132·

系列“中”最顶端、最复杂的“物结构”，即是德

日进称之为“字母i 上的那一点”[3](P41)，开始能够

自我反思自我，自我体验自我，自我倾听自我，自

我诗礼乐自我，自我神圣自我。人的这种种“自

我着自我”究其质是大化流行“中”最顶端、最

复杂的“物结构”——“我”在“自我着自我”。

若 吾人始终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即人

是大化流行生命系列“中”最顶端、最复杂的

“物结构”——“人”的这种“自我着自我”，究

其质是大化流行在“自我着自我”。这意味着大

化流行到了吾人，大化流行有了“自我着自我”

的心灵，这意味着宇宙有了“自我着自我”的心

灵——宇宙心。

“天人合一”“吾心即宇宙”“心外无理”，

皆应在上述这一事实中理解。

依朱子“心是有计度、有造作”之论，则“吾

心即宇宙”，就可转换成“宇宙”开始有了“计

度、造作”。吾心“有计度、有造作”，宇宙“有

计度、有造作”，则“天人合一”不是“无计度、

无造作”的合一，而是“有计度、有造作”的“合

一”，“合一”开始“有计度”“有造作”。若此，

“天人合一”因有“计度、造作”就转换成“究

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在“吾心即宇宙”这一本质

命题上而言，既是吾人“自我着自我”，同时也是

大化流行“自我着自我”。

“究天人之际”是在“天人合一”“中”的

“究际”，这是“究天人之际”的一个基本前提，

离开这个“合一”“究际”的基本前提，中国哲学

就成了西方哲学，就成了西方哲学那样的主客二

分哲学。

（一）何谓“究际”？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要讨论何谓“际”以

及如何“究”。

何谓“际”？

大化流行到了人，开始能够“自我着自我”，

这种“自我着自我”既是吾人这一“复杂物结

构”的“自我着自我”，同时也是大化流行在“自

我着自我”。这种“自我着自我”即是宇宙有了自

己的心灵，这个“宇宙心”之所以称得上“心”，

就是这颗“心”要在宇宙生命洪流中清晰地划

出一个心灵可寻的稳定之“际”，这个“际”即

是天人皆不能 违的宇宙大音节——“宇宙之

弦”。“弦”意味着大化流行到了人，大化流行可

本质地、形而上地显现自己、形上流贯形下地

鸣响自己。这种显现、鸣响不是有形下无形上地

鸣响，而是“人”——这个天地灵明，在与天地

万物深深地骨节连骨节、音节连音节的相感中，

显现着、鸣响着天地人合一的宇宙创生力量，

这种力量同时又如神龙般地变幻着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的宇宙具象。“天人合一”是在这

个“际”或“弦”上的合一。天人要在这个“弦”

上合一，则这个“弦”一定要简洁清晰而韵味深

远。这个“弦”是“温柔敦厚”而又“洁净精微”

的“韶乐”之“弦”。这个“弦”是宇宙宏伟大音

节的流变之藏密。万象悬天，山河大地，繁花杂

树，人声天籁，皆在这个宇宙之弦上，显现着宇

宙生命洪流的恢宏气象。吾人也在这个“宇宙

之弦”或“天人之弦”上，“既济”“未济”地“至

小无内”“至大无外”地“神圣着自己”。

（二）吾人为何要将“天人之际”说成“宇

宙之弦”？

人乃大化流行（天）创生之物，人的一切皆

深深植根于大化流行中，虽植根于大化流行中，

但人实是大化流行之灵明。就像德日进所言：“人

演进达到的程度——字母i 上的那一点。”[3](P41)

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

厥中”，故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4](P61)若不

能远之，则吾人必成为无“精气为神”的“变之

游魂”，“字母i 上的那一点”将失去下面那个顶

天立地的“｜”——大化流行、宇宙万象的神圣

“物 能”。孟子曰：“人 之 所以异于禽兽者几

希。”[5]( P191)吾人常常像非洲大角马迁徙，一任

物物相挤，坠入名利因果相循的恶恶相斥中。

若吾人坠入这种恶恶相斥的熙熙攘攘中，则吾

人与禽兽无别。吾人再不是“字母i 上的那一

点”，而是坠入无神性灵明物物相挤的禽兽之

恶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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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就是要“远鬼

神”“别禽兽”，从而使吾人这个天地灵明，这个

大化流行到了人后出现的“宇宙心”，既具形上

真际创生之力量，又有形下应物“巽卦”“工巧

如风”的“仁变之义”。“究际”就是要吾人在大

化流行的生生流变“大易”中，随“大易”变易

着而不失“天理”之“中正微妙”。正所谓“易有

太极”，“究际”就是要吾人在生生流变的“大

易”中，秉“太极”之醇厚和美而又无坚不摧的

中正创生力量，上秉真际，下开实际，在宇宙万

象森然的创生和美中完成人之为人的神圣秉性 

—— 仁。正如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前一句是秉真际神圣之仁，下一句是开实

际应物之义。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就是要吾人在宇宙万

象森然的大灵明中，精完气足，心存神明，保持

上感真际圆融妙契，下开实际的凛凛圭角之玉洁

方正，形上形下皆是吾人神圣独立自由人格之鸣

响。这个“究际”就是寻求天地之道中，保持天

人之间那种紧张温柔的神圣张力。因是之故，我

们把“天人之际”称之为“宇宙之弦”。

“弦”是大道浑厚而又精微的最美妙精微

之语，真是吾人与万象宏伟宇宙之间最真切的

交谈，虽言不尽意，但“意”的一切皆在这个“宇

宙之弦”的沉寂与鸣响中。论证至此，吾人可以

说大化流行到了人，宇宙有了自己的“际”，宇宙

有了自己会鸣响自己神奥的“宇宙之弦”。

（三）吾人“何以能究”及用“何”究？

何以能究？

大化流行到了吾人，吾人大脑是最复杂的

物结构，这个最复杂的物结构开始形具神生，

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与吾人称之为“思想”的现

象。吾人大脑——这个最复杂物结构——乃大

化流行产物，故吾人的自我意识与思想也可称之

为大化流行的自我意识与思想。因是之故，吾国

贤哲有“吾心即天心”之说。

当吾人大脑这一复杂物结构有了自我意识

与思想，就意味着吾人大脑这一“复杂物结构”

有了自由，即意志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吾心虽

是大化流行创化的“复杂物结构”，吾心——这

一“复杂物结构”最神妙处：既在“大化流行”

中又超越大化流行，自由地观大化流行之万物与

己。观己，将己作为对象“观”，这个“观”在本

质上就是大化流行创化的“复杂物结构”观大

化流行自己。由于吾人这一“己”是大化流行中

最复杂的物结构，是大化流行自己内在最巅峰的

“物结构”，观己、悟己就是大化流行在显豁己

的本质结构。

吾心是“大化流行”自己内在的巅峰结构，同

时又超越大化流行，可反观大化流行，即因吾心

这一巅峰的复杂物结构，大化流行可以自我反观

自我，这是吾人可究天人之际的事实基础。

用何究？

“吾心即天心”，吾心本身就是大化流行自

己内在的巅峰物结构，同时又超越大化流行可

反观大化流行，这一事实的本质就是：大化流行

自己观自己。这就决定了吾人之“究际”的逻辑

基础是天理，即大化流行到了吾人，大化流行

自身的法则有了自我意识，吾人“究”的实质是

大化流行法则因有自我意识而自我显豁自己，

即吾心的逻辑结构即是世界的逻辑结构，吾人

是用世界的逻辑结构“究”世界的逻辑结构。

因这种究而产生的空理体系，在吾人自由意志

下，吾人用这种究产生的空理体系（数学、逻辑

等）明人伦、察物理。吾人以此而“究”天人之

际的“际”。

吾人“究天人之际（弦）”，从本质上言，就

是“大化流行自我巅峰自己”=“吾人自我巅峰

自己”。吾人究“际”就是把大化流行自己最真

实、最复杂的神圣简洁强力纳藏于自己生命深

处，从而成为最真实的自我。大化流行到了人，

大化流行内在深刻复杂的丰富，简化为一张划

过天地而又变化万千的“宇宙之弦”。形下实

际吾人虽“被抛”，但因有这张“宇宙之弦”，

吾人不会坠落。不仅不会坠落，吾人还会“应弦

而返”，毅然决然地做出抽身而返的“良知决

①“被抛”与“良知决断”皆海德格尔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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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①，回到“宇宙之弦”——这个宇宙生命洪流

千百年形成的吾人最真实有力丰富的自我中。

对于他、她、它，吾人会从这个最真的“宇宙之

弦”中，“不恶而严”“民胞物与”。

二、《周易》卦象与“宇宙之弦”

 《周易》乃宇宙生命洪流乾坤翕辟。天垂

华美万象：日月星辰、风雨飞鸟、滚雷闪电；地

汹汹涌涌品物流形：高岸深谷、大原江河、繁花

杂树。吾华夏民族先圣英烈，仰观天、俯察地，

千亿年宇宙生命洪流，雄浑精细撞击、融入吾

华族先圣内心深处。因是之故，吾华夏民族先

圣内心如星河流转，不容间发，“近取诸身，远

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

物之情。”[6](P510)吾国哲学的出发点与希腊哲学

不同。古希腊哲学要寻求物之“相”，后来到亚

里士多德则寻求“物理之后”。吾国哲学重上通

神明之德，立峻伟人格；下类万物之情，温柔敦

厚、民胞物与。

因是之故，《周易》乃吾华夏民族源于宇宙

生命洪流的伟大的“理性史诗”，是吾华夏民族

先圣对宇宙结构与吾人类生命结构的惟精惟一

的洞察。可见，近人多言吾国无“史诗”，实是大

谬。《周易》成为吾国士人三千多年来洗心藏密

的“圣经”[7](P3)。这种“洗心”是宇宙华美纯粹精

神乐感对吾人的“洗心”，这种“藏密”是实际中

吾人下学上达，“藏密”于宇宙华美音弦中的“蕴敬

待发”，正如陆九渊所谓“万象森然于方寸之间，

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10](P423)

《周易》是用卦象显现天、地、人三才的宇

宙时空生命结构。《易》之三爻，天、地、人三

才，人居于天地之中，这岂不意味着天地阴阳

相交相感？这种交感体现为吾人的心灵、吾人

的灵明。人的这种心灵、这种天地灵明，非是主

客二分的主观想法，而是天地阴阳相感自然而

然的一种天地“卦象”，这种卦象即是吾心的灵

明，吾人观此“卦象”即是观吾心之“灵明”，这

个“灵明”即是“宇宙灵明”体现在吾人心上的

灵明，这种“宇宙灵明”吾人称之为“宇宙心”。[8]

(P251-261)《周易》之六十四卦象皆是“宇宙心”在

具体卦象（或境域）中的灵明，一卦之六爻，乃

“宇宙心”在此“卦象”中的凛凛贞正、流风回

雪、仁直义婉。

六十四卦象皆是“宇宙心”在具体境域的

自我显现，吾人观、玩、听此六十卦象以洗心，

反复天地六十四卦象的运行之道，源其始、返

其终。吾心经此六十四卦象——宇宙灵明的神

圣之洗，吾心不再只是被困于形下的实际心，

吾人 经此洗心，藏密于“宇宙之弦”中，张驰

有度，向上倾听一阴一阳“真际”之无限无言

之圆融，向下“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以应“实

际”具体物象。

《周易》六十四卦象乃天地万物、大化流

行的宇宙生命结构，同时这种宇宙生命结构也

是吾人的心灵结构——宇宙心是也。六十四卦

是大化流行自己对自己精确的本质性显现，是

大化流行自己言说自己。吾人纳藏于这六十四

卦宇宙生命 结构中，“乾仁坤义”“既济”“未

济”，反复和合，并不断精细丰富“i”上那一点。

“i”上那一点，孟子所谓“异于禽兽者几希”，

正是这个“异于禽兽者几希”的“i”上这一点，

吾人不但有了天地灵明，相别禽兽，同时吾人

经过六十四卦象，这一宇宙伟大精神大流程洗

心，“i”上这一点会成长为宇宙心灵。“i”上这一

点，纳藏静听六十四卦这个宇宙之弦，不断调

适着自我、精微着自我，“i”上这一点不断向上

进而与“宇宙之弦”高度相协，或叩或应，曲尽

天地万物之情，从而赞天地之化育。

六十四卦象，天地万物、宇宙生命的六十四

个大音节，这六十四个大音节构成宇宙之弦。

每 一大音节皆有六爻 之变，曲尽这一大音节

精妙绝伦之意蕴。“易”历三古，六十四卦象，

三百八十四爻是吾国先圣“宇宙底心”[9](P98-99)，

感天地交泰，应宇宙万象之变，“宇宙心”自然

而然地顺天工所铸、所划的宇宙之弦。这个由

先圣“宇宙底心”所感宇宙万象而凝炼的宇宙

之弦，六十四卦象，三百八十四爻成为宇宙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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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流变精微《韶乐》与宇宙生命洪流的《欢

乐颂》。吾人即在这个宇宙之弦的天地大乐中，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元亨利贞，道济天下。

六十四卦象，六十四个宇宙大音节——宇

宙之弦。吾人既纳藏于弦中，又是叩弦者。每一

次叩弦，吾人静静地倾听宇宙生命久远悠长的

回响，在这种倾听中，吾人一次又一次理解、领

悟乾坤大化的“仁智锋利”。每一次叩弦，都是

整个宇宙的生命洪流回响协调着吾心，岂不意

味着吾人在这种叩弦中获得天地大化“势能”？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岂不意味着

吾心有宇宙万象为“势能”？这种“势能”蓄积

到吾心不能容时，自然就会“满心而发，莫不是

天理”，莫不是天地峻伟“气象”。

三、“乾坤”—— 宇宙之弦的
两端“元音节”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

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6](P510)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

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6](P476)

八卦相错流衍为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成

为宇宙之弦，上通神明之德，下类万物之情。君

子观象玩辞，观变玩占。

观象玩辞，观变玩占。这岂不是吾国先贤，

既感天地万象华美星河大流转，又叹吾人这一

天地大灵明，命如朝露、寒蝉枯枝？吾人乃天地

大灵明而又命如寒蝉枯枝，这构成了极其分裂

的吾人两极之间的喜悦与痛苦。

吾人何以忘忧存乐，才性诗人酒中乾坤日

月，醒后复衰且颓又废。哲人“观象玩辞，观变

玩占”，叩“宇宙之弦”，下明万物之情，上达神

明之德，融入到宇宙星河万象生生流转的“宇

宙大弦”中。梦则周公旦，神通禹夏之《韶乐》

平和精细宏富；醒则上法天、下效地，厚德载

物，终日乾乾，夕惕若。故历代圣贤于困厄中，

退藏于这个“宇宙大弦”中，以宇宙星河万象森

然华美洗吾人心“危”、入“道心之微”。吾心经

此“宇宙大弦”神圣之洗，吾人虽处寒蝉枯枝

的现实裹缚中，但吾人能秉“一阴一阳之谓道，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6](P482)正所谓“成

性存存，道义之门。”[6](P482)吾人反复其道，终脱

形下之“命如朝露、寒蝉枯枝”之苦厄，入“形

上”之“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大

人之道”。这是哲人叩“宇宙之弦”的“天地大

乐”。“人妄既涤，天理自全，退藏于密微之地，

复乎天而已。”吾心无妄，“则事物之交，来以神

知，往以知藏，复何累有之哉？”[10](P340)吾心经

“六十四卦象”“宇宙之弦”的神圣智密之洗，

心无累而又“复乎天”之纯阳生生不已，故哲人

叩“宇宙之弦”自有天地之乐。回心有天地万象

生生流转的星河之乐，陋巷何陋？此是孔颜之

乐的精脉所在。

六爻蓍变纯阳为乾，六爻蓍变纯阴为坤，

一阴一阳之谓道。乾坤二卦在六十四卦象——

这个宇宙之 弦中，处于定宇宙之 弦的张驰两

端。夫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7 ] (22)

得其“中”存于心，中心无私、虚明不昧，静听

六十四卦象、三百八十四爻所蕴宇宙华美万象

之音韵，从而“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究理尽性

以至于命”。[6](P544)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乾坤两个天地大音

节，纯阳刚健、纯阴厚德。故《周易·系辞》赞

之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

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

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

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6](P473)

故吾国士人抚六十四卦象无琴之“宇宙大

弦”，必从“乾坤”这两个“宇宙大音节”始。

乾坤处于“宇宙大弦”的两端，且时时一阴一

阳，互为流转，刚健和美，流贯六十四象大音节

中。故吾人叩“宇宙大弦”必要尊夫子“执其两

端”，存“宇宙大弦”天地无言之和美于吾心渊

海静默中。

天（乾）创之、地（坤）成之，宇宙万象变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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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源其始，皆出乾坤两个大音节。吾人立于乾

坤天地之间，必先叩乾坤这两个天地并出的大

音节，吾人才能秉“元亨利贞”之天地德美，默

藏胸中、融于筋骨，龙马健疆，“敬以直内、义以

方外”。

因是之故，吾人叩《周易》“六十四卦象”

无琴“宇宙大弦”，必先虚己以明“乾坤”这两

个天地并出的“宇宙大音节”。

四、言有际、象无穷

《周易》乃吾国先圣“仰则观象于天，俯则

观法于地”的“观象”哲学，吾人何以要把这种

“观象”哲学，诠释为倾听“宇宙大弦”的“听

音”哲学？吾人这种诠释合乎先圣之旨吗？从

《周易》文本中，吾人似不能找出直接证据。但

哲学是俊伟人性之学，吾人若拘于文本，人性之

俊伟则困厄于所谓“学术”的猥琐旮旯。

哲学是用语言表达吾人性命世界的，吾人

语言在表述过程中，总有一种言不尽意感，因吾

人性命世界是神奥圆融无际的。最能体现这种

神奥圆融无际，莫过于陆九渊所言：“宇宙便是

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元来是无穷，宇宙不曾

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10](483)所谓“自限隔”，

是言吾人将己困于具体实际困厄中，不能“观

象”以明六十四卦宇宙生命洪流的和美自由之

“真际”。

《周易》之六十四卦象，虽是六十四卦象，但

若连续看，不就像是宇宙万象洪流的“六十四”个

宇宙大音节？这六十四个大音节，真先圣所言：

“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6](510)

《周易》卦象与音乐有一共同点，即为语言

留有丰富的言语空间以达“卦象”与“音乐”无

穷意境。吾人清晰的语言，总道不尽“卦象”丰

富的意蕴，六十四卦是吾华夏民族三千年总也

用语言说不尽的“道象性理命”之“史诗”。

谁能用语言道尽音乐之意境，谁又能用语

言道尽“六十四卦”的“性命”之意。从这个“言

不尽意”上讲，吾人观“六十四卦”象，总有一种

听“六十四卦”大音节之精微、宏伟宇宙星河流

转的音乐之感。因是之故，吾人可称“六十四卦

象”乃环环相扣的宇宙之弦。①吾人玩易，既是

观象，也是听音。观、听宇宙形上“神明之德”真

际、形下“万物之情”实际。观象听音，吾人言虽

不能尽其意，但吾人可达形上无言“神明之德”

之“渊默和美”。

“六十四卦象”，“宇宙之弦”是也！

五、吾心渊默—— 宇宙之弦

 大化流行到了吾人大脑这一天地间最“复

杂物结构”时，这一“复杂物结构”有一种先天

的生生流动和美。关于吾心，这个“复杂物”生

生和美圆融的先天性问题，吾人惟需静座，屏弃

外界纷扰，内观空明静寂，外绝功名之贪，吾人

自可感内心有一种先天生生和美圆融泉流。此

是吾心先天就具有的生生和美圆融。《周易》

有“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语。“敬以直内”

就是吾人内心先天所具有“直方大”的和美圆

融，“义以方外”是这种先天内心圆融调理外部

事物杂多，事事物物各得其和美之宜。“敬以

直内”，这种先天内心的生生和美，是吾人后天

“义以方外”调理现象杂多的先天基础。或这

一“复杂物结构”作为稳定高效的“物结构”，

流动的生生和美是其内在收敛凝聚的本质性

宇宙生命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吾心即宇宙，

宇宙即吾心”是言吾心秉天之生生流动和美，②

同时吾心在调理经验现象杂多时，明吾心即是

那万象森然的生生大化流行宇宙。“吾心即宇

宙”——“宇宙心”是也！

吾心这一天地间最“复杂物结构”先天是

流动生生和美的，吾人“看”“听”“触”所获经

验杂多现象总要在吾心生生和美中得其理序，

这种经验现象杂多才是有意义的杂多，否则不

①“序卦”最能显示这种音节的环环相扣。

②阳明“心即理”命题，若“理”从动词角度言，心即调理现象经验杂多为生生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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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孤立的暂时无意义的经验现象。吾心一旦

将外部经验现象杂多调理为内在的生生和美，

吾心生生和美会将更多的经验现象杂多融入

更深的宇宙生命和美中，从而在吾心深处产生

深沉久远最真实的宇宙“卦象”之“和鸣”，这

种“和鸣”是要将整个世界——“六十四卦象”

融入这个吾心的“和鸣”中。若吾人承认吾人大

脑是最复杂和美且有矢量目的的“物结构”，则

吾心深沉久远的“和鸣”——将整个世界融摄

于其中的和鸣，则是这个世界最真实、最实在的

“和鸣”，这样“吾心即是宇宙”即是一个事实

判断。若“吾心即是宇宙”不是这个世界最真实

客观的“和鸣”，毕达哥拉斯学派为何能在数中

看到正义。①][11](P270)正因为吾人心这个最复杂的

物结构是先天的生生大“和鸣”，吾人才能在现

象杂多中看到“天就是一个和音”。 [11](P271)

大化流行到了人这一复杂物结构，开始会

思想，这个复杂物结 构是先天的生生流动和

美，这个会思想的“复杂物结构”先天和美是真

实“复杂物结构”的和美。因天地无何物可与吾

心的复杂度相比，则吾人可说：宇宙万象生生和

美到了人，成为一种最巅峰最真实的物物相和

相谐、越来越丰富的生生和美。

吾人大脑这个宇宙间最和美的“复杂物”，

会不断“仰观天、俯察地”，会不断将宇宙万象

势能纳入吾心，“六十四卦象”天地势能满心而

发，宇宙之弦的天地和鸣会洗吾心之疵欲、藏吾

心智密。吾心经此“六十四卦象”宇宙之弦的藏

心洗密，吾心充盈着大化流行神机妙变的丰富

多样和谐。

“吾心即是宇宙”，这一命题乃吾心与形上

真际圆融之妙契。吾人不能言说，吾人只能默而

感之并与之无间，就像吾人归家不能言说尽归

家无穷尽的快乐，吾人惟能默而感之。吾人总要

离家，总要被抛向四方，而吾人总有一种回家渴

望，以满足吾人归家那种形上圆融无言之乐。故

吾人需时时叩“六十四卦象”的宇宙之弦，调适

自己，满足吾人归家渴望，并摆脱形下“旮旯角

色”之“被抛”无奈。

《周易》即是反复观“六十四卦象”,并倾

听“六十四卦象”大化流行之声律，一次又一次

自“乾坤”至“既济”“未济”地观与听，洗心藏

密，若此反复。“六十四卦象”宇宙之弦，吾人抬

头仰望，“六十四卦象”为吾人世界的边阶；低

头沉吟，“六十四卦象”宇宙之弦即是吾心。

吾心，宇宙之弦；宇宙之弦，吾心。

若此“心与弦”反复和鸣，吾人岂有不“尽

心知性乃知天”之理，每一次“心与弦”的分离

与合一，即是吾心融入更复杂、更丰富多样性

的生生和美圆融之流变。

六、结语

 《周易》六十四卦象，观一卦象“通神明之

德，以类万物之情”。[6](P510)《序卦》环环相扣，

真是宇宙生命洪流六十四个大音节，形成的吾

华夏民族“道象性理命”之史诗。《周易》不仅

是观的哲学，更是听的哲学。《周易》，吾生命

纳藏宇宙“六十四卦象”万象生生流变的精义

入神的哲学“史诗”。吾心观、听、玩“六十四卦

象”这一“宇宙大弦”，“六十四卦象”所含藏

的宇宙万象之精微和美恢宏即吾心，此是“既

济”。“既济”，吾心经“宇宙之弦”神圣和美之

洗，吾心即生生流变“六十四卦象”，“吾心即是

宇宙”是也。

若 吾人将吾人心灵视为天 地间最复杂的

“物结构”，“既济”即是“最复杂物结构”的

“巅峰”。若吾人承认“最复杂物结构”是大化

流行经千亿年创化而成，这意味着这一“最复

杂物结构”即是大化流行本质（物质与思想高度

合一）的最集中体现。借用怀特海之语式：“过

程即实在”，吾人大脑这一天地间最“复杂的结

构”即是大化流行之“最真实的实在”。这意味

着吾人经“六十四卦象”“宇宙之弦”的天地之

①笔者认为：尽管在“数”中看到正义，以今天观点来看有些不可解，但正是这种今天看起来不可解的现象说明吾心自其有

灵明始，即是一个真实实在的深沉久远的大和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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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既济”即是 吾人 最真实的和美，同时也

是大化流行 最真实的“既济”。陆九渊“吾心

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10] (4 83)这是大化流

行经千亿年“过程”流变而产生的最真实的实

在——“会思想的大化流行”，或曰“会思想的

宇宙”。[1](P14)

大化流行生生流转，“既济”是吾心与宇宙

万象无间合一的巅峰式和美，是大化流行的一

种最真实“实在”，用哲学术语讲：“既济”是

天地间一“事实命题”。“易之为易”，森然万象

永恒生生流变也，这一“既济”必要流变至“未

济”，吾生命复又在“观象叩弦”中反复精进、

纳宇宙万象于心中，从而不能自已地“顺天命

之性”自我完善着自我、自我神圣着自我。德日

进所谓“内卷”是也[12](P223)，《周易·系辞》所谓

“易有太极”是也。吾人观 “六十四卦象”，叩

听“宇宙大弦”，即是吾人也是大化流行在过程

中，自我“内卷”自我，自我“太极”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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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ok of Changes：The Cosmic String
GAO  Yuyuan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human beings — the most advanced and complex “material structure” within 
the grand flux of cosmic life — signifies that this cosmic flow has begun to possess a self-aware mind capable 
of “self-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 Following Zhu Xi’s assertion that “the mind possesses deliberation and 
creativity”,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tianren heyi) is thus not a passive, undeliberated 
harmony, but an active, intentional integration. When this “unity” engages with deliberation and creativity, 
it transforms into “explor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 jiu tianren zhi ji). The 
“boundary”(ji) above manifests as the formless, silent numinous virtue, while below it reveals “heaven’s 
displayed signs and earth’s formed shapes”— the dynamic interactions of “cloud-dragons and wind-tigers”, 
along with omens of fortune and misfortune.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Zhouyi) 
constitute the boundaries of our human world, representing this “heaven-humanity boundary”. Like sixty-
four cosmic syllables, these hexagrams resemble a “cosmic sound chord” that both defines and expands our 
existential realm. These symbolic configurations embody both linguistic expressions and wordless meanings 
that transcend language. The periphery of the Zhouyi world lies precisely in these ineffable hexagram 
images. When contemplating them, we may be struck by the sacred force of cosmic transformation in silent 
awe, suddenly giving birth to new linguistic revelations. The Book of Changes serves as the cosmic epic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a poetic synthesis of Dao, symbols, nature, principle, and destiny — that constitutes 
our collective cosmic consciousness.

Keywords: the Book of Changes; cosmic mind;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the 
symbols of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superstrings of the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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